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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哥们崔刚

父亲的大衣
1988年初， 我从石景山区妇

幼保健所调到刚成立不久的区广
播电视局， 结识了来自区委党校
的崔刚。 崔刚是一名军转干部，
他性格开朗、 谈吐幽默、 聪明睿
智， 曾是军校的高材生， 在部队
任通信技术工程师。 我们在一起
工作了有5年多， 志趣相投又是
同龄人， 彼此结下深厚的友谊，
大家互相关心、 互相帮助， 至今
回想起来， 仍然是令人难忘、 倍
感温馨。

当年， 区房管部门给广播电
视局分配了一套职工住房， 局里
按照分房条件平衡实难定夺。 崔
刚的学历高、 有职称， 小两口还
没有孩子。 我的工龄长、 是三口
之家， 女儿已经五岁多， 均借住
在外单位的家属宿舍。 崔刚主动
和我说， 你抓紧写分房申请， 我
就不写了。 这句话意味着放弃，
体现了互让， 充满了情谊。 后来
局长找到崔刚爱人的单位， 恳请
他们的领导优先考虑崔刚爱人的
分房问题， 最终我和崔刚都喜迁
新居。

由于单位不大， 所以一人多
岗， 我既是会计又当出纳， 还兼
着办公室的文字工作。 有一天 ，
我去银行取现金 、 办理转账业
务， 等我办完事回到单位， 同事
们告诉我刚才接到古二小老师打
来的电话， 说我女儿额头摔了一
个口子， 让家长赶紧带孩子去医
院。 那时还没有手机和寻呼机，
大家无法和我联系， 正在写新闻
稿的崔刚二话没说， 骑上自行车

就奔了学校。
听到这些， 我怀着紧张的心

情赶往古二小， 班主任老师向我
讲了女儿受伤的经过， 在全校师
生做完课间操解散时， 一个男生
在奔跑中把她撞倒， 磕在操场的
篮球架子上头破血流， 学校医务
室的老师急忙做了简单包扎。 并
告诉我， 崔刚赶来的非常及时，
向老师说明他是我的同事， 并得
到我女儿的确认， 他已经带着我
女儿去了学校附近的首钢医院古
城门诊部。

等我急速赶到古城门诊部的
门口时 ， 看见女儿头上缠着绷
带， 坐在自行车大梁上， 崔刚正
推着她往门外走。 女儿跟我说崔
叔叔已经带她看完了伤， 正要送
她回家去 。 崔刚在一旁连连夸

赞： “你闺女真棒， 头上磕破后
流了不少血， 大夫给她缝了好几
针始终都没哭， 护士直夸这个小
女生 。” 我对崔刚由衷地道谢 ，
他却笑着打断我的话， 骗腿上车
奔回单位， 去赶写他那篇写了一
半的新闻稿。

在此后的朋友聚会中， 我多
次谈起此事， 大家听后都赞不绝
口。 崔刚总是说， 咱们在一起工
作就是缘分， 相互帮忙是情分，
遇事相助不言谢， 因为我们是好
哥们。 后来， 崔刚放弃了他喜爱
的电视记者工作， 为了让妻儿生
活的更好， 他毅然下海经商闯出
了一番事业。 虽然工作不在一起
了， 但我们有机会还是和朋友们
聚在一块儿把酒言欢 、 共叙友
情。

父亲没有念过多少书， 却自
幼心灵聪颖， 兴趣广泛， 悟性极
强， 见啥就学， 学啥会啥。 他拿
起笔能写会画， 字写得漂亮、 潇
洒， 画的虫鸟鱼灵动逼真， 人物
画得惟妙惟肖。 他提起土枪能打
空中飞雁， 地上跑兔。 母亲和他
身上穿的狐皮领大衣， 家里的狼
皮褥子， 都是父亲所打的猎物亲
手加工制作的。

在我的记忆中， 家里的大衣
有三件， 一件是母亲的獾领棉大
衣， 一件是父亲的狐领绵羊皮里
大衣。 这两件大衣是上世纪60年
代初期， 父亲亲手制作的。 那时
正闹自然灾害， 粮棉欠收， 一群
群大雁入侵麦田， 大嘴巴把田里
的麦苗齐地面啃光。 父亲是村里
的好枪手， 本村和周围村庄的干
部让父亲赶走大雁保护麦田。 因
为父亲一个人忙不过来， 就教母
亲也学打枪赶大雁。 当然， 母亲
只会朝天空鸣枪吓飞大雁， 不像
父亲那样， 能打中大雁让全家吃
上飞禽肉， 秋季护田打野兔让全
家吃上野味。 父亲不仅打野兔，
啥糟害庄稼他打啥， 狐狸、 獾和
狼， 都是他枪口上的猎物。 父亲
就是这时学会了熟皮技术的。 动
物的皮毛经过剖制加工， 就不会
腐烂脱毛， 经久耐用。 父亲利用
这一技术， 给家里制作了雁翅、
雁尾等各种羽毛扇子 ， 兔皮围
脖， 狼皮褥子， 狐皮领子羊毛皮

里大衣。
那时的隆冬季节特别寒冷，

父母亲的大衣就是因为经常夜里
外出赶大雁， 为防冻坏身子， 父
亲亲自制作的。 他给母亲的棉大
衣缝上了獾皮领子， 母亲说挺暖
和的， 能御寒遮风。 后来， 父亲
打了一只狐狸， 剥皮熟好， 又剖
制加工了一张绵羊皮里子， 给他
做了一件价值不菲、 又很暖和的
狐皮领、 绵羊皮里子大衣。 在三
年困难时期， 父亲穿着狐领羊皮
里大衣， 母亲穿着獾领棉大衣，
大哥穿的是兔领棉大衣， 我穿着
“老虎” 棉布鞋， 弟弟穿着花布
棉袄， 这张 “全家福” 照片， 在
当时的农村里非常扎眼， 俨然一
个富庶、 殷实的人家。

第三件大衣， 也就是父亲的
第二件大衣， 是羊毛栽绒里子大
衣。 虽然花钱不少， 也很暖和 ，
但没有第一件那样耀眼炫目。 主
要原因是没有狐皮做领子。 这件
大衣不是父亲亲手制作的， 但父
亲穿着很开心， 逢人便要讲一番
这件大衣的来历。

那是大哥在部队当兵时， 给
家里捎来一件羊毛栽绒里子， 纯
白鲜亮，绒绵轻便。 大哥信上说，
父亲那件大衣虽然还能穿， 但已
陈旧、沉重，保暖性能不强。 我当
时在公社机关工作， 交了个朋友
是小学教员，有较好的裁缝手艺。
我请朋友帮忙， 按父亲的身材裁
剪， 缝制了一件便于洗涤、 活里
活面的纯羊毛栽绒大衣。

父亲穿上这件既暖和又轻便
的大衣， 爽心地时常夸耀儿子们
孝顺， 体贴老人。

■工友情怀

三里河三小是我最初的学习
园地， 也是我人生路上的重要阶
段。 在这里， 我不仅学习了不少
知识， 而且也学到了许多做人的
道理。 在母校学习的几年中， 几
乎每一天我都记忆犹新。 直到现
在， 这些往事总像电影一样出现
在我的面前。

上学前， 父亲给我准备了一
个洗得发白的军挎包， 母亲为我
缝制了一个装水杯的布套。 开学
的那天， 我和同院的一个小女生
手牵手 ， 一蹦一跳地朝学校跑
去。 一年级的教室在学校西边的
平房区， 年轻的女老师姓赵， 个
子不高， 皮肤白皙， 十分削瘦，
说起话来轻声慢语的。 赵老师性
格温和， 对我们这些调皮的小学
生颇有耐心， 从不发火。 但有一
点不好 ， 动不动就请家长 。 为
此， 我没少受到父亲的训斥， 也
挨了不少打 。 在赵老师的教育
下， 我逐渐爱上了学习， 成绩在

班里一直名列前茅。
上到三年级时 ， 文革开始

了， 老师们也不教课了， 一人发
一支毛笔， 让我们写大字报， 揭
露校长及老师的反动言行， 课堂
也乱成了一锅粥。 有时课堂纪律
刚好一点， 就有人从窗外扔进个
乒乓球皮做的燃烧弹。 一时间，
课堂秩序又乱了套。 后来， 由于
课堂纪律实在太差了， 学生们只
好辍学回家。

在家呆了半年， 我们又回到
学校继续上学， 班主任换成了李
琦老师 。 李老师脸上有两处伤
疤 ， 听说是挨批斗时被学生打
的 ， 可李老师却说是骑车时摔
的。 李老师不愿说， 我们也不好

意思追问。 李老师是个热心肠，
有一次， 李老师带我们去玉渊潭
公社义务劳动， 路过一个化粪池
时， 大家都绕道而行， 可有位男
生非要跳过化粪池， 结果没跳过
去一下跌进化粪池内。 大家立刻
慌了神， 李老师急忙叫来公社的
人， 在众人的努力下， 掉进化粪
池的男生才被救上来。 此时已是
初秋时节， 天气有些凉了， 掉进
粪池的那个男生脱去沾满粪便的
外衣， 只穿件单衣的他冻得直打
哆嗦， 李老师忙脱下自己的外衣
披在他的身上。 这一幕， 感动了
所有在场的人。

在李老师的努力下， 我们班
几个调皮捣蛋的男生上课时不再
折腾了， 课堂纪律有了明显的好
转， 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也越来越
浓了。 李老师还要求我们， 不论
是开班务会还是平日上课， 都要
养成积极发言的习惯， 说这是锻
炼提高自己的最好机会。 在李老
师的引导下， 我们班同学在每次
的班务会及课堂上都能积极踊跃
地发言。 这样一来， 我们的思维
能力都被调动起来了， 对学习也
是个不小的促进。

光阴荏苒， 40多年过去了。
可回想起上学的往事， 就好像是
昨天发生的。 现在一有时间， 我
就会去三里河三小的校门前看
看 ， 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的班集
体。

这张照片是30年前父亲跟伯
伯站在养虾池的大坝上的合影，
右边的是我父亲。 看着照片上的
父亲， 仿佛他在海滩上打拼的情
景又浮现在眼前。

父亲小时候因家里穷没上过
学， 不识字， 后来父亲在别人指
导下， 认识了好多字。 因为是农
村的孩子， 父亲十几岁就跟大人
下地干农活， 身体锻练得特别结
实。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父亲在
生产队的猪场当饲养员， 那时我
刚上小学 。 父亲对我们特别温
和， 从来不打骂我们。 每到礼拜
天， 父亲就领着我跟弟弟去他的
养猪场劳动。 父亲把猪场打理的
井井有条， 肥猪圈在窝里， 小猪
满院跑。 那一群群可爱的小猪，
让我爱不释手。

父亲没读过书， 也没做过生
意， 可他很有经济头脑。 上世纪
八十年代初， 村干部动员全村村
民自愿投资修建养虾场， 村里没
几个人敢参加， 可父亲凭着对市
场观察的机智敏锐，全身心投入，
并大干了一场。不到两年，他成为

我们村里第一个万元户， 不但自
己致富， 还带动了全村村民共同
致富。对于这些他并不满足，在以
后的多年里为村里经济发展做出
来不可磨灭的贡献， 所以， 父亲
在我眼里是一个聪明的父亲。

父亲有钱了， 首先去了一趟
县城 。 给我母亲买了一件新衣
服， 给我和姐姐、 弟弟每人买了
一顶漂亮的帽子。 因为我特别喜
欢红色， 所以给我买的帽子是红
色的。 弟弟爱吃肉， 父亲就天天
买肉给弟弟吃 。 姐姐从小不吃
肉， 在一旁撅着嘴说： “爸爸偏
心，我爱吃鱼，咋不买鱼吃？”父亲
马上笑着说：“我明天就去买，我
闺女这么能干， 想吃鱼， 太容易
了。 ”第二天，父亲去市场买回来
一条活蹦烂跳的花鲢鱼。 母亲把
鱼煮熟了， 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
那又香又鲜的水煮鱼。

现在父亲老了， 眼花了， 耳
朵也听不见了， 身体一年不如一
年了，作为女儿的我，把年迈的父
亲接到了自己的家中， 每天为父
亲端上热茶热饭。我深知，父亲的
这一辈子很不容易， 我要对曾经
历过那么多艰辛， 但从来没有任
何怨言的父亲说一声： “父亲，
您辛苦了！ 父亲， 我爱您！”

□王耀奇 文/图

我的母校
三里河三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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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父亲


